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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偶然吃了一种名

叫天胡荽愈肝片的药，现在的
高敬德绝对是另一番光景。那
时，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的他，
已经从事了十几年的药品经销
工作，买了房子，娶了妻子，受
聘为上海丽天药业有限公司华
东区经理暨采购部经理。

2003年 11月，高敬德代
表公司到沈阳参加药品交易
会时听同行说起，“天胡荽愈
肝片”治疗脂肪肝效果不错。
回到上海后，他立刻到徐汇区
中心医院开了两瓶，每瓶
69.3元，而后他又介绍同样

患有脂肪肝的表哥就近到上
海市传染病医院开了此药。

没想到，高敬德吃了半瓶
药后，身上起了一层密密麻麻
的红疹子。而表哥的反应更大，
不仅恶心、呕吐，还晕倒一次。

高敬德怀疑吃到了假药。

他到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查
询，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
输入“天胡荽愈肝片”，只显
示出一种“老方牌”，生产单
位是云南佑生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厂址在云南省玉溪市易
门县六街镇，每盒零售价 136

元，而他买到的“云仙牌”，却
是云南省澄江县生产的。

经多方核实，他确认“云
仙牌”是假冒“老方牌”的批
准文号制假售假的“黑厂”。
他信心满怀地以实名向上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

反映自己被假药所害及上海
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上海市传
染病医院销售假药的情况。

他找到上海市药监局，工
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那些销
售假药的企业和医院都是
“不知情销售”。老高不信：

“据我了解，有些医院向医药
公司点名要‘云仙牌’，他们

怎么可能不知道？”
老高又要求上海市药监

局出具处罚决定，他还分别在
2004年 6月和 2005年 7
月，两次进京举报。

2005年7月 28日，上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

处在给高敬德回复的查处情况
中说明，经查实，“云仙”一案
涉案单位有：上海汇丰医药药
材有限公司、上海医药工业有
限公司、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
司、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特药分公司、奉贤区古华医

院、上医新特药商店、凤阳医药
商店、复星大药房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北石店、徐汇区中心医
院、传染病医院、普陀区中心医
院。不过，对上述单位的罚没
款总计只有85086.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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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高敬德和假药 “云

仙”较劲的同时，他所在的丽
天药业也正在和真药“老方”
谈销售代理的事情。

高敬德去云南两个药厂调
查的时候，就了解到了天胡荽
愈肝片的成本价，假药成本价
1.45元，批发价4.5元；真药成

本价3元，批发价9元。而公司
在参考了外地的定价后，将药
价定为136元／盒。高敬德在
公司内部提出定价太高，几番
交涉后，上海市物价部门审核
批准了69.3元的市场零售价。

据老高介绍，作为一级代

理商，公司每盒60元的利润
中，有一半多要作为公关费拱
手相让。“医院拿到 15%
~20%，医生拿到的可能占到
40%，剩下的才是医药公司
的。如果不这样分成，产品肯
定推销不出去。”

尽管深谙行业潜规则，执
拗的老高还是觉得把进价 9

元的药卖到 60多元太离谱，
实在没别的办法，只好瞒着公
司向上海市药监局和物价局
举报“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
价格虚高。

经与市中药行业协会价
格委员会协商，公司最终把天

胡荽愈肝片的价格降为每盒
19.8元。不久，公司以旷工为
名将他辞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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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打假上了瘾，在

“咬定”“云仙牌”的同时，高敬
德几年来在上海和杭州两地，
“顺带”举报了上百起假药。

2007年 1月 9日，高敬
德到浙江省药监局询问他举
报的几起假药案的查处情况。
稽查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接

待了他，回答还是老样子，
“举报已经立案，正在调查处
理的过程中。”

老高不满意了，自言自
语：“光立案有什么用，最后
都是不了了之。”

高敬德回忆当时的情况：

“我威胁说要把他们的行政不作
为在网上发表，一位工作人员突然
破口大骂‘发表你妈个×’。”
“我父母已双亡，你为什

么要污辱我父母？”高敬德气
得拿起电话，想打 110报警。
那位工作人员一把抓住他的

衣领，用膝盖顶他的下身。
这时，稽查分局局长王水

荣闻讯过来将他们拉开，高敬
德随即报警，冲突双方被带到
杭州市西溪派出所接受调查。
派出所开出验伤通知书，高敬
德到浙江省邮电医院检查，医

院诊断结论为“睾丸挫伤”。
老高后来才知道，和他产

生纠纷的那位工作人员是稽

查分局驾驶员朱旭辉。
1月12日，记者到浙江省

药监局核实情况，稽查分局局
长王水荣表示，当时高敬德和
朱旭辉之间发生过推推搡搡，
“双方互相有争吵，也有拉拉扯
扯”，但朱旭辉“绝对没有殴打
他”。至于高敬德为什么会“睾
丸挫伤”，王水荣没有解释。

春节前，派出所把老高叫
了过去，药监局赔偿老高 900
元钱，但他还是很生气。王水
荣开导他说：“老高，算了吧，

你以后还要和我们打交道呢，
你的奖励还没拿呢。”

说到奖励，老高更来气了。
根据现行的举报奖励办法，对
有功举报人的奖励比例在1%
~6%之间，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5万元。他给记者算账这几年
前前后后花了将近11万元用
于打假，拿到的奖励总共才4

万多元。“我要是为了奖励，才
不做这赔本的买卖！”他挥着
手，很是不屑，“我只是在维
权！” %ef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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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6月，司法机关

在调查一起经济案件中，发现
武进某医院设备科长丰某有
受贿嫌疑。

丰某是常州人，知青回城
后在武进某医院做了一名放
射科技工。他勤快肯干，积极
上进，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

情，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受
到了领导和同行的一致好评。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就从
一名修理工提升为技师，又从
一名工人成为聘用干部，1992

年被医院任命为设备科科长。
科长的主要职责是全面

负责医院设备科工作，负责医
院的医疗器械设备、卫生材
料、易耗品等物资的采购。虽
然职务不算高，不过对于竞争
激烈的众多经营医疗器械的
商家来说，却是一个需要认真
对待的关键人物，靠上这座大

山，就意味着占据了一份市
场，也就意味着有利润可得。
因此各路商家无不与丰某拉

近乎，套关系。
很快，案件就有了进展：

某卫生材料公司向医院出售
纱布片、棉球、护理垫等，每年
约有10万元的业务量，厂方

为了与医院搞好关系，在业务
交往中给予关照，每年都专门
给丰某送上名烟名酒和礼金。
某医疗器械公司为了销售球
管、洗片机、进口静脉穿刺针
等医疗设备和易耗品，2005
年和 2006年均送了 2000元

购物卡，当得知丰某购买了一
辆蒙迪欧轿车，又送了一张价
值5000元的汽油卡。

司法机关进一步调查发

现，众多与医院有医疗机械和
医疗卫生用品供货业务的厂
家、商家，许多都向丰某进贡
过，逢年过节，这些商家们为使
自己的商品得到稳定的售货渠
道，都要巴结这位实权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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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某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的朱某为了能和丰某拉上
关系，逢年过节，不是请客吃

饭，就是带上烟、酒拜访丰某。
香饵之下，必有钓钩。在一次

酒足饭饱后，朱某向丰某推销
起一次性镇痛泵，从此，医院
的镇痛泵就由朱某供应。

此后不久，朱某和丰某在
一宾馆见面。一进房间，朱取
出一只信封说，“这是你们医
院使用我公司的镇痛泵后，我

按照一只 20元给你的回扣，
买东西送给你麻烦，给钱方
便，你买点香烟抽抽。”丰某起
初并不敢接收，丰对朱说，“收
你的钱会不会出事？”朱的话
让丰打消了顾虑，朱说，“绝对
不会出事，各家医院都是按照

这种方式拿回扣的。镇痛泵报
价为350-360元一只，我给你
们医院是每只280元，已经是
便宜的了，我给你的钱是从我
赚取的业务费中开支的，只要
我不说，医院哪里会知道。医
院的其他人我自然会安排。”

丰某想，只要产品质量好，
价格合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说别的医院也在拿回扣，我
为何不拿。虽然这只有数千元
钱，可让丰知道了权力的好处。

此后，朱某自己开办医疗
器械公司后，两人的关系更加

紧密，医院向朱采购的物资数
量和品种都增加了，而朱某也
“十分讲信誉”，每次到常州
送货，总是准时向丰某付清回
扣，尽管镇痛泵的价格略有下
降，但每只20元的回扣朱某
从来没有食言过。

根据医院的账目反映，
2000年至案发，医院总共从朱
某处购进仅镇痛泵一项就达到
12400只，按照每只20元回

扣，丰共收受回扣2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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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之心一旦滋生，就像冲

出闸门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 8月，丰某负责

向上海某仪器有限公司采购
一台200万元的彩超设备，该
公司业务员阎某不失时机地
给丰某送上了一台价值 5100
元的索尼数码摄像机。2004

年8月，医院又从该仪器公司
购买彩超设备，阎又送上一只
3680元的索尼数码照相机。
2005年医院又从阎某处买了
一台彩超设备后，阎来到医院
对丰某说，年底了，还有些业
务费没有用完，有什么费用发

票不能报销的，可以到他公司
报销。丰某当即拿出四张发票
交给了阎，数天后，阎将一只
装钱的信封悄悄递到了丰手
中，丰下班后回家打开一看，
里面是12000元现金。

2005年10月，医院向南

京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购买一
台价值53万元骨科用的关节
镜，供应商来到医院办公室将事
先备好的装有美元的信封放到
了丰某的桌子上，对着丰的耳朵
轻轻地说，送几张美元给你，以
后到外面去旅游可以用用。商

家走后，丰打开信封一看，里面
共有10张100美元面额的钞
票。事后，丰某按1：8.3的比例
换取人民币8300元。

为了接到医院电梯维修
业务，常州某电梯公司的钱某
得知丰某的父亲去世了，立刻

给丰某塞了一个信封。丰某稍
微客气一番后收下，回家一

看，一叠 100元的钞票，共 1
万元。 2005年医院门诊大

楼新装了四台某电梯公司生
产的自动扶梯，丰将这四台电
梯的维护保养业务交给钱某
做。数日后，钱某来到医院办公
室，见前后没人，迅速掏出
6000元现金塞进丰的衣兜，
“春节要到了，这点钱你拿着

用吧。”丰某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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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经审理查明：

2000年 4月至 2006年 4
月，被告人丰某在担任该医院
设备科科长期间，在负责采购
医疗设备、卫生材料等过程
中，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
他人的钱物，共计人民币
300080元，用于个人及家庭

开支。2006年6月，丰某在接
受检察机关讯问后，交代了检
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
案发后，丰某退清全部赃款。

日前，武进法院判决被告
人丰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七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
人民币十万元（:@A）。受
贿款共计人民币三十万零八
十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站在审判席上，丰某闭上
了眼睛，“事到如今，悔悟已
经太迟。我对不起组织，对不
起家人。从收点拿点不算啥，

到自认为很有把握地收礼，日
积月累地养成了习惯，别人找
我办点事，如果不拿点回扣，
就没有满足感。尽管自己也怕
出事，而且是小心谨慎，但还
是没能遮掩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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